
“问不倒”的大东团队，专治网络安全“小白”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2018年，一档名为“大东话安全”的
科普栏目正式在中科院之声亮相。甫一
上线，网络专家“大东”与提问者“小白”
之间活泼的对话就吸引了不少读者。

自互联网普及后，网络安全也被更
多人重视。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事件，
印证了网络安全不光是科学家和工程
师的“专利”，更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网络安全甚至影响社会经济
稳定，乃至国家安全。”中国科学院信息
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翟立东如是说。

于是，翟立东带领团队进军网络安
全科普领域，“大东话安全”诞生了。

对话体的设计

“我们结合了哲学宏观思维，也参
考过很多现代科普 IP 的展示形式，比
如小顾谈漫画、六神磊磊读唐诗、程序
员小灰、小大夫漫画、混知等，广泛征集
了科普专家、网络安全领域专家学者的
意见，最终才敲定了对话体的形式。”翟
立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有对话，自然离不开角色的设计。
“大东话安全”的主人公是大东，对话
配角的名字则选择了技术论坛里辨
识度较高的“小白”。“小白代表了对
技术一无所知但好奇心很强的学生，
这样的角色设计加深了作品俏皮、活
泼的韵味，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读

者可以把自己代入小白的角色，这更
有利于网络安全知识的消化和吸
收。”翟立东说。

确定了角色与内容，翟立东与其团
队并未急着将它推送到所有读者眼前，而
是开始小范围的试验：从最开始的微信公
众号对专业人士试点推送，到覆盖了更多
青少年爱好者的抖音平台；从纵深进入各
梯度校园科普教育，到走出国门塑造“网
安出海”的科普影响力……

自创办以来，“大东话安全”不仅在
中科院之声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坚持
每周更新，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发布国内篇和国际篇连载长达近 1
年。同时，在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官
方微信公众平台上连载网络安全理念
篇，在第一财经投资参考微信公众平台
上发布大东话安全财经篇，等等。

经过不断更新打磨，团队成员将文
章风格归纳为“六好原则”，即好读、好
记、好笑、好传、好玩、好奇。事实证明，
对话体与网络科普的结合引发了读者
的兴趣。

打造网络空间安全的百科全书

要做好科普还离不开对受众人群
需求的精准把握。翟立东带领团队充分
调研了各类不同受众群体的科普需要。
比如跨专业考研的学生想要在最短时

间内对网络安全产生兴趣，可以阅读热
点事件篇和网络病毒篇；比如渴望了解
国家、地区或企业安全建设的读者，可
以选择阅读海外篇、省份篇或央企篇；
再比如想要了解网络空间安全的科研
情况的话，国家工程实验室篇则能满足
这类读者的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网络空间安全

科普领域的百科全书。”翟立东表示。
不仅话题有所侧重，他们根据不

同年龄段读者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的
差异，也对传播途径作出了调整。例
如，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会在短视频平
台发布；面向渴望有更深了解的受
众，则联合腾讯视频、中科海微等推
出视频运营、课程建设等微课展示和
科普课程。
“我们还将推出‘大东话安全’的科

普漫画和科普音频，力争在全媒体覆
盖，让网络安全新型科普惠及到所有需
要的人。”翟立东补充道。
“‘大东话安全’科普生态系统可以

有力地推动网安科普的发展，是一种新
颖、优秀的科普展示形式。”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王
元卓对他们寄予厚望。

“铁打的大东、流水的小白”

目前，“大东话安全”科普团队由翟

立东及其团队的学生组成。用他的话
说，是“铁打的大东、流水的小白”。
“这是我们有意为之的。”翟立东

解释说，好的科普既需要人才又应该
能培养人才，所以他在科研体制内培
养学生的同时，也让他们完成一定的
科普工作。

翟立东至今还记得最初学生们不
理解，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然而，在
导师不断引导推动下，学生们发现“纸
上得来终觉浅”，实践中还有更多东西
要学习。譬如对事件的真伪判断需要
充分调研求证和科学求真的精神来支
撑；再譬如保持常态化运营，一周一篇
的频率需要持之以恒。他们经常通过
微信头脑风暴，从领域发展的角度思
考能带给读者什么。
“网络空间安全科普是一个亟待发

展的学科，尽管 2018年教育部已经将
网络空间安全增设为一级学科，各高校
和科研院所也开始着手开展相关科普
工作，但力量比较分散，仍需资源整
合。”翟立东说。

如今，“大东话安全”科普团队已经
在网络空间安全新型科普领域躬耕数
年，开创了属于他们独有的新型科普之
路。“我依然坚守初心，用广阔的视野让
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科普受众接触
到网络安全知识，为中国网络空间安全
科普尽绵薄之力。”翟立东说。

1949 年 1 月，随着三大战
役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指日
可待。正如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在《科学》月刊上撰文指出：
“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
生。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
有转机。对于一个产业落伍的
中国，未来建设当中，科学家
无疑将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
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
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
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
一生伟大的抱负。”

这段话反映了科学界对新
中国的热切期待，道出了许多
科学家的共同心声。随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百上千
的海外学子，向着新生的共和
国归来。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
结束后，通过政府公派和自费
留学等渠道，大批留学生赴欧
美留学，仅 1946 年就有 1800
余人。据统计，1949 年我国滞
留海外的留学生有 5600 余人，
其中又以留美学生最多。1949
年 6 月，一些党员留学生和亲
近共产党的留学生发起成立了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简称“留美科协”。他们积极活
动、联络同学，介绍国内局势
的新进展，发起回国运动。

因应这一形势，国内有关
方面先是委托科代会筹备秘书
处代为处理留学生事务，继而
在 1949年 12月，由政务院文教
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事务
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17个政府
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主
要办理留学生归国初期的登记、
招待和介绍工作以及学习，调查
尚在海外的留学生情况，争取和
帮助他们回国。这个组织在留学
生归国和工作安排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
国政府多方阻挠和限制中国留
学生归国，包括扣留钱学森、
阻止赵忠尧等知名科学家回
国。我国政府多次向美方交涉
和进行非正式会谈，至 1955 年
4 月，美国政府终于发布公告，
允许留美中国学人自由离境回
国。据统计，从 1949 年至 1956
年有 2000 余人陆续回国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

下面两张照片，前者是搭
乘威尔逊总统号归国的中国留
学生，于 1950 年 9 月 18 日在
抵达香港前在船尾的合影，当
时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家
喜形于色；后者是搭乘克利夫
兰总统号的归国留学生于
1950 年 9 月 27 日在旧金山启
程前的合影，出发在即，大家满
怀期待。这两艘上世纪 40 年代
建成的邮轮是当时连接中美之
间的主要交通工具，从旧金山
起航，途经洛杉矶、夏威夷、日
本横滨和菲律宾马尼拉，最后
抵达目的地香港，航行单程约
需三周。威尔逊总统号上的归
国留学生有 130 人，是历次船
次中归国人数最多的一次；克
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留学生
有近百人，在历次归国船次中人
数名列第三。威尔逊总统号上有
邓稼先、叶笃正、涂光炽、傅鹰、
鲍文奎等著名科学家，克利夫
兰总统号上有吴良镛、王守武、
吴大昌等著名科学家。先后乘
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的还有华
罗庚、钱学森、郭永怀、朱光亚
等后来家喻户晓的科学家。

上世纪 50年代初归国的约
2000名留学生中，以工科、理科
和医科、农科居多。他们中有出
生于 1910年代的已成名科学家
如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人，
更多的出生于上世纪 20年代早
期，他们分属于我国第二、三代
科学家，人数远远超过第一代科
学家。他们的归国成倍地壮大
了我国的科研骨干队伍。他们
迅速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领域
的科研带头人，是新中国科学
技术各领域的主要奠基人。23
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就有钱
学森、郭永怀、任新民、邓稼先、
程开甲、杨嘉墀、王希季、姚桐
斌、陈能宽、吴定良、朱光亚等
11 人属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
的归国科学家；2000 年设立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又有叶笃
正、闵恩泽、徐光宪、师昌绪、吴
良镛、谢家麟、郑哲敏、张存浩、
程开甲等 9位上世纪 50年代归
国科学家获此荣誉。他们建立的
不朽功勋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科
技史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

年 月 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抵达香港
前在船尾的合影。

年 月 日，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在旧金
山启程前的合影。

2021年 6月 10日 星期四 Tel：（010）62580723 主编 /李芸 编辑 /张文静 校对 /何工劳 E-mail押yli＠stimes.cn
5 文化 周

刊

新中国的召唤
姻王扬宗

近日来，一群亚洲象“离家出走”的
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持续关注，网友紧跟
象群动态一路“追剧”，想看看它们最终
会走到哪里。从“一路象北”的象群到闯
入村庄的东北虎“完达山一号”，再到此
前在上海 100多个小区现身的貉、奔跑
在武汉二环上的野猪，近两年，野生动
物频频“出圈”与人类不期而遇，让人们
再度思考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不久前，一部由 Apple TV+出品的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上线，同样引发
了广泛的反响。它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人
与自然的关系———当人类消失后，野生
动物的生活会变成怎样。

当封锁持续 1个月、3个月、6个月

自 2020年 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大
流行，各国开始采取封锁措施。疫情让
人类按下了暂停键，与此同时，自然界
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从封锁隔离起，
《地球改变之年》的摄制组立即开始在
五大洲进行拍摄，记录这一次“史无前
例的全球性实验”。

首先显现出来的变化，是世界变得
安静了。封锁一开始，全球交通噪声就
减少了 70%。在美国旧金山，交通噪声
降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
平，此时，研究人员发现，金门大桥下的
白冠麻雀求偶声中出现了新的音调，这
些鸟迎来多年来最好的繁殖季。

全球空气污染的减轻速度也令人惊
讶。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
封锁仅仅 12天后，就出现了令人震撼的
一幕———在雾霾后隐藏了 30年的喜马
拉雅山，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年轻
人对着镜头激动地说：“有生以来第一次
晴空万里，我们看到了喜马拉雅山。”
“当人类暂停下来，地球得以再次呼

吸。”讲解人大卫·爱登堡在片中说道。
封锁持续一个月后，曾经人满为患

的佛罗里达海滩空无一人，海龟开始回
到曾经被人类占领的海滩安静地产卵，

生育率从 40%提高到了 61%。
在阿拉斯加海岸，游轮的减少使附

近的海洋宁静了 25倍，海中的座头鲸终
于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而不用
担心鲸鱼宝宝听不到自己的呼唤。往年，
座头鲸幼崽长到成年的几率只有 7%，
2020年，无疑会有更多的幼鲸生存下来。

封锁进行了 3个月，城市人流量大
幅减少，动物们开始享受城市生活。在
南非，一只河马悠闲地散步到加油站；
在以色列，胡狼们在公园里晒太阳；在
智利，美洲豹跑上了人行道。

那些平日里靠人类存活的动物，是否
会因此挨饿呢？在日本奈良，寺庙前的梅花
鹿一直以游客喂食为生，当人类消失，它们
循着记忆穿过城市道路，找到了曾经觅食
的草地，吃到了原本属于它们的食物———
青草和树叶，这些食物让它们更健康。

封锁进行了 6个月，大自然的复兴
仍在继续。印度恒河的含氧量增加了
80%，摩洛哥的海水清洁度评级从差跃
升到优良。

在南非开普敦的海边，非洲公驴企
鹅的幼崽告别了饿肚子的生活。往常，这
些企鹅父母每天早上出海捕鱼，但回家路
上那挤满游客的海滩让它们望而却步，它
们只好等夕阳西下、游客散去，才踏上回
家的路，因此企鹅宝宝一天只能吃一顿
饭。现在，企鹅父母一天可以来回两三次，
小家伙们的伙食量大大提高。

当封锁持续一年，世界已经发生了惊
人的改变，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超过 6%，降幅是历史之最。随着旅行和工
业造成的震动减少一半，这一年也成为有
史以来地下最安静的时间。
“封锁不会永远持续，但它让我们

从中得到启迪。”讲解人大卫·爱登堡在
片中说。

在保护与发展中寻找平衡

“这部纪录片总体上拍摄得很真实，
视角也很独特，里面很多地方我都去过，

观看时觉得很熟悉。”中国林业科学院森
林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李迪强说。

在李迪强看来，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
响，往往是通过对它们生境的影响造成
的。对于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多年的
他来说，这种情况屡屡得见。比如，近些年
来他持续追踪调查的野骆驼，就因人类活
动受到很大影响。

野骆驼曾在 100年前被认为早已消
亡，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库姆塔格沙
漠发现踪迹，成为世界骆驼科唯一幸存的
野生物种。2007年，李迪强担任科技部
“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动物
调查组组长，开始利用红外相机、分子粪
便学和 GPS颈圈等手段，对野骆驼的分
布和数量、种群与行为生态学、迁移规律
和遗传学等进行追踪调查。

在野骆驼分布区，李迪强曾经看到
遍地的修路、探矿、采矿等人为痕迹，这
些人为痕迹会侵占野骆驼的水源点，而
水源点一旦被破坏，周围十几平方公里
的生境就不得不被野骆驼放弃，导致其
生存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修路也使野
骆驼种群分布区的完整性遭到进一步
破坏，为野骆驼的繁衍增加难题。
“一旦人类活动减少，包括野骆驼

在内的野生动物就又慢慢回来了，这是
我们最近去看到的情况。”李迪强说。

除了通过对生境的破坏影响野生
动物生存外，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
孙全辉看到的还有人类活动对野生动
物更直接的影响。
“比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旅游景

点盛行的骑乘大象项目，就对大象生存
状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刺激了对大
象的盗猎和抓捕。”孙全辉说。
“在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中，保

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冲突的核心主题。”
李迪强说，比如，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老百姓会放置猎套套住野生动物，因为
他们的耕地被国家公园的林地包围，野
猪等野生动物就会去吃他们的庄稼、牲
畜。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剪套

子，老百姓就不停地下套子。“这显然不
是简单地控制套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鼓励当地人们发展替代经济，比如种
蘑菇、木耳或者养蜂，来增加经济收入，
试图在保护与发展中寻找平衡。”孙全
辉说，“这些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
些年东北虎逐渐从边境地区开始向内
陆扩散，出现在之前已经没有踪迹的一
些地方。当它们来到人类的居住区，又带
来了人兽冲突的新问题，比如之前闯入村
庄的‘完达山一号’。对人类与野生动物如
何和谐共处，研究与探索远未结束。”

尊重与共生

在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的弹幕
和评论区里，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
观点认为“人类才是地球的毒瘤、癌
症”，另一种则反驳说“没有人类，一些
物种也会灭绝，人类也要发展”。
“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当然都是不可

取的。”孙全辉说，“首先我们不能反人
类，任何解决的方式都要从人的角度出
发，但同时，要想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冲
突，关键也在于人，动物不会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我们只能从自身入手。最重要的
是找到人与野生动物安全的边界。”

在李迪强看来，每个物种都有其生
存的智慧，它们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
间与环境打交道并生存下来的过程里，
积累了丰富的基因信息，这是我们认识
自然的一把钥匙。从伦理学的角度，我
们应该促进所有物种和谐共存。拯救濒
危物种，也是生物多样性最核心的话
题。同时，从人类自身发展来说，我们的
高质量生活也必然需要人与野生动物
和谐共处的状态。
《地球改变之年》的结尾就讲述了

一个人类与野生动物化敌为友的故事。
在印度一个偏僻小山村里，村民和大象
有着时间久远且无法调和的矛盾。

村民为了生存不断开拓田地，导致
大象的自然栖息地仅剩 5％，而大象为
了生存不得不破坏田间植物，人象矛盾
由此产生。每年，人与大象的冲突造成
各自死伤无数。

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外出务工人员
回到了家里。自然保护组织开始联合这
些空闲的劳工，在村庄和森林之间制造
了一片缓冲地带，用来种植速生水稻和
草给大象食用。

村民虔诚地祈祷，大象有了食物之
后就不再毁坏农田、进入村庄。而事实
确实如他们所愿，大象在村外吃完缓冲
带的植物之后就离开了。

当印度的村民找到与大象更好的相
处模式时，科学家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
通过减少游轮交通、每年特定时期夜晚关
闭海滩来与野生动物达到和谐共生。

而在此次云南“一路象北”的过程中，
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人象安全，消
防人员持续用无人机对象群实施勘察、跟
踪，沿途有应急人员为象群设置香蕉、玉
米、菠萝等食物的投食区避免其破坏农作
物，设置诱导道路引导象群远离人群、进
入人烟稀少的林区，等等。

在孙全辉看来，此次的亚洲象北迁
既是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一次重大挑
战，也是重构公众对人与野生动物关系
认知的绝佳机会。如果说以前的人们对
人兽关系的认知还停留在恐惧和制伏，
那么现在人们更愿意看到人与野生动
物的尊重与共生。“北迁的大象最终会
落脚何处现在还未知晓，但人类与野生
动物之间关系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是彼
此尊重、和谐共生。”

党旗下的百年科学印迹

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实验”

当人类消失
野生动物会怎样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